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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午后，坐在北京大
学中文系二楼的办公室，即
便无暇抬头看窗外桃花的粉
和树枝抽芽的绿，也能从糅
在微风里的鸟鸣声、东操场
上传来的足球声感知到——
春天已经来了。
“我们说话这会儿看似

很安静，但其实窗外有很多
我们听不见的声音。一方面
人只能听到一定频率范围内
的声音，另一方面当沉浸在
对话中时，你会自动过滤很
多外界的声音。”北京大学中
文系教授、博导孔江平说。
关于声音，他可以不断地讲
出一些有趣的“秘密”：比如
蚂蚁走路有声音，田里的禾
苗也会发出声音；腹语发声
者实际有气流从嘴角流出；
语音视觉的习得会影响语音
听觉的结果——如果眼睛看
到一个人发出“ga”的口型，
而声音播放的是“ba”，我们
的大脑会自动感知听到了
“da”……虽然我们时时刻
刻都浸透在声音之中，它就
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却远
非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

元音是如何涌现的？语
音中的情感能被可视化吗？
自闭症儿童如何理解周围人
的语言？……位于北大中文
系三楼的北大语言学实验室
致力于破解声音的各种秘
密，让声音有形可视，有律
可循。

实 验 室 始 建 于 1925

年，当时叫“北京大学语音
乐律实验室”。从早期基于
机械的声学仪器浪纹计到如
今的脑电仪、眼动仪、电子
声门仪等先进研究设备，实
验室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见证
了语音学研究不断与其他学
科领域交叉融合，层出不穷
的新科技被用于解码声音，
语音学的研究空间变得更为
宽广。

从2003年起孔江平教
授便担任实验室主任。在他
的带领下，一批又一批团队
成员一面沿着语音学先驱们
的足迹，纵横数万里，记录华
夏各地的声音；一面研究阅
读障碍与孤独症儿童的筛查
与训练，让研究成果走出实
验室，服务社会。他们还会
去动物园观察黑猩猩，探究
人类发音的起源，如科学家
探索宇宙边缘一般，涉足人
迹罕至的研究前沿。2021

年，实验室入选首批教育部
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试
点）。从声音这个语言的外
壳入手，由表及里，探寻我们
的来处，解释我们的异同。

▲刘半农在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

▲实验室博士生刘文（左一）、吴南开（右一）在苗族地区做

苗语语言和音律的脑电实验。

◥孔江平（右）带着实验室团队在广西三江调查侗语和侗族

大歌的音律。

 孔江平（右）与吴西愉两位老师在研究黑猩猩和人类头骨

模型。

（均由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供图）

▲实验室的老师带着学生们调查侗族大歌。

实验室风雨兼程近百年

梳理中国现代语音学的谱系，语

音学家、文学家刘复 （字“半农”）

是一位起点式人物。

上世纪20年代，正在北大任教

的刘复在蔡元培“去西方开阔一下眼

界”的提议下，赴法国攻读实验语音

学。汉语对当时的语音学来说还是个

陌生领域，而其中最新奇的部分要数

欧洲没有的声调系统。刘复决定在这

个方面好好做些研究。

在当时，对声调的研究还没有先

例，所有的实验设备与器材都得自己

设计发明并制造出来。刘复一边上语

音学的课程，一边旁听理工科院系的

相关课程。由于无法回国做田野调

查，他尽力在法国寻来一些中国不同

地区的发音人，对汉语声调做起了不

懈研究。1924年，刘复发表了 《四

声实验录》，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了

“四声是什么”这一问题，首次提出

和证实了基频是声调的声学基础，成

为中国现代语音学的奠基之作。这项

研究成果在当时处于世界前沿水平。

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由来已久，主

要通过听辨的方法总结发音规律。但

在西方语音学向科学转型时，国内语

音学仍停留在传统的“口耳之学”。早

在1921年仍在法国留学时，刘复便向

蔡元培提交了一份《提议创设中国语音

学实验室计划书》，提出“鉴于研究中

国语音，并解决中国语言中一切与语音

有关系之问题，非纯用科学的试验方法

不可”。

1925年，取得博士学位的刘复从

法国回到北大国文系任教，他不仅带回

了先进的语音学理论，也在蔡元培、胡

适等人的多番协调与推动下，将一批自

法国购买的仪器设备跨越重洋运回国，

主持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挂靠

在北大国文系名下。当时实验室的重要

工作是调查全国方音，制成各种声调曲

线及图表。孔江平认为，“语音乐律实

验室”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语音学研究从

传统进入了科学领域。

“在语言学中，语音学在某种程度

上是非常小众的学科领域，而且需要额

外经费支持。”孔江平说，也因此，“语

音乐律实验室”运作经常遇到困难，在

成立后50多年的时间里几经辗转，曾

先后隶属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研究院文

科研究所。即便事难时艰，甚至工作一

度陷于停滞，实验室还是涌出了一批著

名的教授和学者，如罗常培、林焘、沈

炯等，他们以坚韧朴素的治学精神，在

现代语音学领域不断开拓耕耘，硕果频

结。1978年，在美国伯克利大学著名

语言学家王士元教授的帮助下，林焘先

生主持恢复重建了实验室，1996年更

名“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实验室”。

实验室的走廊如今陈列着许多上了

年头的仪器设备，有一些是自孔江平求

学时便摆放在那里的。“这台浪纹计就

是刘复先生当年使用的。”他指着眼前

一台墨绿色的、带滚筒的小巧仪器说

道。这在当时是比较复杂的机械式声学

设备，用来观测基频变化，而如今，实

验室只需一台笔记本便能从语图上直接

读取基频的数据。在北京大学985项目

的支持下，实验室从2003年起又陆续

购买了计算机语音工作站3700、肌电

仪、脑电仪、声门阻抗信号采集器、气

流气压计、电子腭位仪等先进仪器。

复杂的语音学，需要语言学、心理

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多学科的

“全面”观照。这些电子计算机和生理

设备的应用，见证了语音学学科范畴的

不断变化，不变的是实验室一脉相承的

学术素养与开拓精神。

“就我们实验室来说，‘守正’是研

究语言本体，坚持语言基础理论研究。

至于‘创新’主要体现在不断使用新的

科学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开辟新的

结果。”孔江平说：“由于我们是用实证

的方法来研究，所以什么东西都要用实

验数据来说话。因此，我们一直用

‘格物致知’作为实验室的座右铭。对

学生用‘凡经我手，必为佳作’来要

求他们。”

保护濒临消失的语音

“这是腹语，最初是源于意大利的

一种艺术表演形式，主要用于木偶剧的

配音。”孔江平指给记者看实验室走廊

里的一幅照片，那是他们请来腹语青年

达人王龙做实验研究的一张照片。

在一些武侠小说和电影里，腹语堪

称一门独门绝技。借助科学设备和方

法，实验室团队破解了这项“特异功

能”背后的秘密：中国民间腹语通常是

闭着嘴发音，但气流从嘴角流出，形成

仿佛肚子发音的独特效果。

除了汉语腹语，实验室几乎每年暑

假都会到全国各地采集研究各类有声文

化，如藏传佛教诵经的喉音唱法、拉马

白族抖喉的声咽唱法、广西侗族大歌的

中国式和声、彝族口弦琴、蒙古族呼麦

的泛音唱法等等，这也是对实验室“语

音乐律”研究脉络的继承。

刚来到北大时，孔江平并不理解实

验室最初为什么叫“语音乐律实验

室”，“直到调查了很多传统的民歌和戏

曲后，我才发现实验室当时采用这个名

字是非常有远见的。”早在20世纪，北

大的教授们就已经看到了语音和乐律之

间的关系，并意识到中华传统有声文化

保存和传承的重要性。在一次面向新加

坡公众的讲演中，孔江平还提出了“四

律”的概念，即“声律”（语言）、“格

律”（诗歌吟诵与史诗吟唱）、“曲律”

（戏曲民歌）、“乐律”（音乐），使理论

框架进一步明晰。

在实验室成立前期，虽然条件艰

苦、仪器缺乏，学者们仍坚持做了许多

中国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工

作，为语言学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珍贵的

一手材料。如今，实验室团队成员依然

在跋山涉水循声而走，描摹华夏声音的

经纬。

就如自然界许多濒临消失的物种一

样，中国的许多有声文化瑰宝也在城市

化的剧变中消亡。在过去，人们常常用

文字或乐谱来记录传承有声语言与文

化，上世纪中晚期又发明了录音机、摄

影机和摄像机来记录它们，即便如此，

很多信息仍会在载体的迁移中流失掉。

比如“传统的记谱方式很难对微小基频

的变化所导致的音色改变去进行精确记

录，如昆曲通常被称为‘水磨腔’，从

声学分析，一定频率范围内的颤音是昆

曲唱腔幽雅婉转、清丽悠远的主要声学

特征。这些声学特征在生理上体现为发

声类型的反复变化。显然普通的曲谱很

难记录下这些信息”。孔江平提倡要用

现代科学技术，让传统有声文化得到精

确的数字化传承。

走访各地时，实验室不仅会将经典

的有声文化录下来，还会带着仪器设备

采集其声学、生理和心理信号，将动态

唇形、声道、声带、呼吸、心率和指点

压等参数提取出来进行分析，然后建立

生理声学模型，对有声文化做模拟展

示。实验室前后花了近20年研究“中

华虚拟发音人”这一可以模仿人类发音

器官的生理模型，使得发声过程得以从

里到外被看见。“这样即便这种有声文

化在现实中消亡，也可以在数字空间中得

以精确重现。”实验室博士后杨洁说。

在千姿百态的有声文化中，实验室团

队还“看见”了中华大地的文明交融。

“文化的融合其实比语言的融合还要快。”

孔江平说，比如在西北有一种民歌叫“花

儿”，西北地区十几个民族都唱“花儿”；

南方有《刘三姐》民歌，很多人以为是壮

族民歌，其实它是桂柳民歌，广西这边很

多民族也唱。实验室会把采集到的各地民

歌、曲调录下来，提取其声学参数并将其

分成若干小节，计算各小节的参数相关

性，以量化的方法研究声文化融合。

民歌民调之外，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和

地道的方言也会在趋同的城市生活中逐渐

磨损乃至消失。在为这些濒危语言采集录

音时，实验室常常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

发音人。为了建立“老北京话大型数据

库和大明官话数据库”，实验室费了好大

工夫才找到这两类语言的发音人，其中

大明官话发音人——著名昆曲艺术家张

卫东还是孔江平在林焘先生门下求学时

恰巧认识的。

“大明官话曾是明清两代国子监里边

的标准读书音，如今几乎找不到会说的人

了。会说地道老北京话的人也是越来越

少，我们现在就想赶紧把它们录下来。”

孔江平说，要保护这些濒临消失的语言，

光录“几个长篇故事”是没用的，无法保

留这门语言的生成机制，但若借助人工智

能的深度学习与大数据技术，大约只需要

一万个句子的录音，便有望搭建一套老北

京或大明官话的语音合成系统。“我把汉

语输进去，语音合成系统就能带感情地读

出这一句子。”杨洁等人正着手搭建汉语

情感的数据库与语音合成系统，将来还能

应用于电影的自动配音。

实验室还致力于让那些岑寂已久的古

乐器再度“醒来”。他们设法寻到了

曾侯乙编钟的敲击原声，借助科技

手段将编钟的声音电子化，供普通

人聆听乃至再创作，“甚至能作为点

缀元素加入摇滚乐里”。尽管当下许

多博物馆都展出了珍贵的古琴、编

钟等乐器文物，但只可观看不能演

奏的乐器在某种意义上是缺少“灵

魂”的。实验室将这些古乐器的声

音电子化，让人们对乐器、琴谱的

观看经验转变为聆听、演奏的体

验，携带古老记忆的声音将发出无

穷无尽的余响。

以上关于声音的庞大数据都有

望对公众展开。目前实验室正筹备

建设线上线下同时运行的“北京大

学中国有声博物馆”，除了“四律”

里的各类声音，博物馆还会收入

“自然”的声音 （比如蚂蚁走路声、

水滴禾苗声……），社会的声音（比

如民国时期的声音、开国大典的声

音、现代都市里的声音……），让有

形的声音带我们博览万物，穿过时

光的洪流，感受历史的氛围。

帮语言障碍者“发声”

1981年，中国诊断出首例孤独

症 （自闭症） 患者。但至今，孤独

症的病因尚未有一个确切的解释。

像雾霾一样，它有可能落入任何一

个家庭。

在北京的自闭症儿童康复中

心，北大语言学实验室的吴西愉教

授经常带领学生们来做义工。研究

表明，语言与交流障碍是大部分孤

独症儿童的特征之一，吴西愉教授

等试图通过实验找出孤独症儿童的

语音特征，以量化的标准来帮助孤

独症儿童的筛查与发音康复训练。

而缺少语音方面的量化标准正是国

内孤独症康复训练中的一个痛点。

在此之前，吴西愉先是注意到了

儿童的阅读障碍：一些低年级的儿童

口头表达很顺畅，但阅读方面存在困

难。在国外阅读障碍早已被纳入特

殊教育，但在中国，很多人可能从没

听过这一名词，那些有着阅读障碍的

儿童常被焦急的家长、老师责骂为

“笨小孩”“不努力”。

“其实中国有着大量的儿童阅读

障碍者，他们常被忽视和误解，所以

科学的诊断与干预非常重要。”北大

语言学实验室已初步形成一套针对

阅读障碍的测试诊断方案，并通过与

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对中文系研究生

（30人左右）进行了两次阅读障碍评

测方法的培训，已在北京市的4所小

学采集了400人的读写数据。

“只不过目前我们借鉴的阅读障

碍评测标准还是国外的，由于中外

语言的不同，要将这些标准本土化

需要耗费不少时间与人力。”吴西愉

说，此外，用这种测试方法测试一

位儿童的时间大概是3个小时，且需

一对一全程陪同，费时费力。目前

实验室团队正着手建设一套全自动

的网络化测试方式，不再“绑牢”

测试员，这样就能高效地对适龄儿

童做大面积甚至全国范围的筛查。

除了孤独症患者与阅读障碍

者，实验室还关注唇腭裂儿童的语

言障碍、听障儿童的语言康复等，

致力于帮他们重新架起与社会沟通

的桥梁。这些研究不仅帮助恢复他

们的物理发声，也为他们在社会中

正名发声。吴西愉很欣慰看到，自

己的学生对孤独症人群有了更多的

理解和关心：一位学生在火车上遇

见了大发脾气的儿童，他意识到这

与在康复机构接触到的孩子很相

似，于是便根据自己的经验主动上

前安抚，还与孩子的母亲沟通经验。

建立黑猩猩与现
代人类的声道模型

除了面向社会的实用研究，实

验室也一直在基础前沿领域探索。

人类语言起源于哪儿？语言器官是

如何进化的？团队成员将目光瞄准

了北京动物园里的黑猩猩，他们建

立了黑猩猩与现代人类的声道模

型，通过语音感知测试，发现了元

音出现的时间。实验室正琢磨，如

果能观察到野生环境下的黑猩猩，

调查它们在自然状态下的交流与互

动，研究能更深入。

“大兴的野生动物园里就有黑猩

猩，我们可以和动物园合作。”杨洁

在手机里找来一段大兴野生动物园

里黑猩猩的视频，孔江平与吴西愉

两位老师立马凑上前观看，欣喜地

点头。那一刻，记者在他们身上看

到了学者最纯粹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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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语言学实验室:在这里“看见”声音


